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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天一冷，就该吃火锅了。
在今天，火锅是真的不稀奇，想吃什

么样的都有：川渝火锅辣得畅快，潮汕牛
肉火锅嚼劲十足，云南菌菇火锅鲜到眉毛
落下来，羊蝎子锅啃起来豪迈，粥底火锅
非常清淡，乃至什么泰式冬阴功火锅、咖
喱火锅，还有以毛肚、鸭血乃至奶茶为卖
点的各种火锅店。当然，还有云南路的热
气羊肉，上海人都懂。
就连以前觉得很新鲜的鸳鸯

锅，现在都已经算得上古流派。如
今流行四分的、九宫格的、圆中有
圆的，还有电动操控的——按钮一
揿，带漏孔的第二层锅底自动升上
来，里面全是“干货”，连漏勺都可
以省去了，高科技。
但味蕾记忆里，最特殊、最别

致的，还是小时候在家里涮火锅。
对火锅有印象，是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笔者那时刚上初中，
父母工薪阶层，收入普通，其中一
位后来还买断了工龄，出去下饭馆
是稀奇事情，一年不超过五趟——
吃火锅，肯定是在家吃最为实惠。
到现在还记得，电磁炉的电线用细
细棉包裹，黑底上有白色红色花
纹，想象力张扬出去，像某种蛇的
花纹，但对我而言只代表一件事：
要吃火锅啦！
汤底是清的，母亲一开始在

里面下了香菇、切片蘑菇、贡丸，
还要撒点盐和味精，基本上看不
到油花。羊肉卷、牛肉卷、蟹肉棒、青菜
叶、花菜都在盘子里待命，偶尔还有燕饺
加盟。对火锅比较懂的朋友肯定晓得，清
汤锅烧开最慢，因为汤面少油，和烧开水
差不多意思。换成重油的辣锅，肯定就快
了。不信的读者，下次点个鸳鸯锅，一比
较就能看出来。
清汤锅再慢，也要等，无他，唯馋虫效

应尔。与此同时，川崎出品的酱料也准备
好了，那时基本就两种选择，辣，不辣。母
亲爱吃辣（当然，只是上海人里算爱吃辣
而已），父亲爱吃酸的，所以家里要备两种
川崎酱料。
但不管父亲母亲，都要在自己碗中的

火锅酱里舀一调羹火锅汤，调一调，稠变
稀，可能因为口味取向，也可能为省酱料，
总之，我也有样学样。一直到今天，大部
分火锅店的调料都是自助，五花八门，百

花齐放，我再怎么调，最后都要舀一勺汤
到酱料上，让旁人看不大懂。
犹记一次去成都，吃川锅的调料一般

是底子里放很多香油，足足一碗。我呢，香
油就倒了一点点，最后一调羹火锅汤浇下
去，引得当地友人大呼看不懂，成为笑谈。
中国人吃饭，规矩不小。吃火锅其实

也有讲究。比如，下菜要先荤后素，等汤
锅里涮过荤菜，油也足了肉味也足了，再

下素菜，素菜涮完自带肉香，用现在
的话说，“蹭热点”。但有一样荤菜，
必须最后再下，聪明的读者肯定猜
到——猪脑。此物卖相过于写实，
以至于爱者爱之深切，厌者看一眼
就要吐。是故，我这样的猪脑爱好
者每次出去吃火锅，必然要等大
家吃得差不多了，我才问，可以下
了吗？得到允许，才能下去。
回到少年时代家里的火锅餐

桌，猪脑这种东西必然是没有的，
菜市场里根本很难买到。让笔者
大快朵颐的还是肉卷。如今看来，
那必也不是什么好肉，尤其是长大
成人后去过北地，什么羊上脑、黄
瓜条，讲究点的还要先用羊尾油
“肥”一下锅，装羊肉的盘子还要
竖起来看肉掉不掉，是真真讲究，真
真细致——南方常见的盒装羊肉
卷，在北地恐怕是要引起纷乱的。
但对于年少的笔者而言，那时有

不太羊肉的羊肉卷，已经是打牙祭的
上品了。父母看我吃得多，自己便吃

得少。父亲说自己爱吃火锅汤煮的面，母
亲说自己爱吃蟹肉棒——我尝过，感觉都
是面粉，彼时还想，口味真奇怪。多年后
回想起来，真是想捶自己脑勺，哪里是母
亲爱吃面粉，是为了让孩子多吃一口肉！
现如今，一切都成过往，经济发展，生

活改善，儿时的火锅酱料在上海火锅店是
越来越难找到，可能在一些卖鸡公煲、烤
鱼的小店里还能见到。
老早在家吃火锅是为了经济实惠，现

在在家吃火锅，热闹还是热闹，但有一点，
苦了最后负责洗锅的人。自然，现在很多
火锅店都有外卖，但毕竟吃的是别人家的
“牌子”和产品，感觉不大对。上海人家，
或者说，中国的普通家庭，自己置办一桌
火锅，不管什么锅，什么内容，什么调料，
那种风味，那种热闹记忆，才是真正的舌
尖上的中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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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该初秋丹桂飘香
之时。可今年天气怪异，
花香姗姗来迟，使得赏花
人沉不住气地望眼欲穿。
今夏超乎寻常的气

候，连续两个月长达六十
天 的 高
温酷暑，
连 人 都
感 觉 窒
息难熬，
那些金桂、银桂树，树冠
热得下垂了，树叶枯得卷
曲了，庭院内、小区绿化
带、公园路旁的桂树，都
一样经受着炎热的炙烤，
却一样挺拔站立在原地
岗位上。河道边往年开
花最为茂盛的那几株，今
年也得不到“近水楼台先
得月”的便利，只是看去
略比其他各处的稍有精

神，至少叶片上还有那么
一些水亮色。
由于得不到水分的

滋润，树内酿造花香的基
因分子因干渴而体乏，琼
脂玉液的积累缓慢，我感

觉得到它
们的无奈
与挣扎。
我时常路
过它们身

旁，有时竟然是下意识，
轻轻地抚摸它们的叶瓣，
似乎在安慰它们：挺住
啊，也许今晚就会下一场
细雨，给你们解渴……
转眼间，到了秋高气

爽之时，该是桂花含苞欲
放的时间了。天气大侠
不知发了哪股脾气，忽然
之间从西伯利亚飙来冷
空气，过早地给我们带来

一场严峻的考验。气温
骤降了十几度，早上最低
气温，一下子降低到了十
度。似过山车般的降温
速度，不仅让人们措手不
及，也让桂花树处在风口
浪尖上，接受摔打。大风
来了，吹弯了它们的枝
条，阵风过了,它们又昂首
挺胸，矗立在原地。冷空
气带来了风雨，带走了我
的好心情。
我撑着伞，走近桂花

树，仔细看着那风雨中飘
曳的树冠枝条。米粒般
大小的、绿豆般大小的形
形色色的花苞，已经整整
齐齐排列着，等候着绽
放，等候着观赏者的光
临。无奈近期连续风雨，
缺失温柔阳光的妩媚，听
不到本属于它们催发绽
放的那一声呼唤，只能不
得已在原地等待着。对
此情此景，我又无能为
力，因为我不能左右天
气，呼叫风雨快快停下，
催来阳光明媚的一天，因
为桂花树需要你！
我觉得自己十分无

力。但也许我心底的默
默呼喊已经感动了天
穹。行文至此处，忽然
之间，窗外掠进一缕阳
光，风雨终于读懂了我
们观赏者的心扉，退出
了它曾经肆虐的舞台。
两天后的清晨，我早起

推窗见绿，楼下庭院里
的那株金桂，已经送出
缕缕清香，淡而雅，沁心
田；它竖起小耳朵般的
花穗，绽放在枝条的绿
叶间，金黄与翠绿交相
辉映，煞是入眼入神。
我穿衣下楼，花香催

我向小区绿化带、道路
旁、河岸边疾步而行。满
眼的金桂、银桂，都已悉
数绽苞开放，似乎是一片
桂花之海！那香味不只
是缕缕飘来，而是阵阵袭
来了！此刻，我看到男女
老少的观赏者驻足在树
旁边，指着花，说着话，笑
着脸，嗅着香。还有几位
竟然是在树边做着深呼
吸的动作，恨不得将整个
花海一口吞下去！
“独占三秋压众芳，

何咏橘绿与橙黄。自从
分下月中种，果若飘来天
际香。”古人对桂花的咏
叹，早已耳熟能详。今天
我们尽情地观赏，才是最
具幸福感的一刻。
过去常说道“梅花香

自苦寒来”。今年的桂花
飘香，又何尝不是如此
呢？
人世间一切美好的

生活，都是经历过风雨而
来的。只有珍惜，才能拥
有，才能永久。

卢炳根

喜闻桂花香

旅 游

七夕会

我以
为，晚秋
是情思最
为涌动的
时节。

晚秋的秋色很厚重，红的，红得不
艳但很深；绿的，绿得不嫩但很墨。看
晚秋的残荷，那浸润在水中的斑驳纹
理想要哭；看飘落的枫叶，在芳草里的
铺陈会凝思。晚秋的色彩有的令人不
忍触摸，有的让人遐思万千，有的使人
长吁短叹。
早上去医院的这段路，便感知昨

夜梧桐树叶的凋零，湿漉漉的草丛间
有不知名的野花开放着，一蓬一蓬的
荒草沾着露水，石板路
的缝隙间有小草伸出绿
意。此时走进医院的透
析室，情绪不是很开朗
的，脚步虽然有点沉但
却很坚定。
晚秋的景色是有些

“残”的，这种残不是残
败，是岁月的赋予。面
对晚秋，总要与人生有
所联想，对生命作些叩
问。这种联想思得很
远，这种叩问让人自省。
是的，一叶知秋。

就一叶，看这叶的肌理，
便直面了岁月的年轮。

陈连官

晚 秋

爆炒米花啰……
一声吆喝
多么熟悉多么苍老的

声音
曾经回响在我少年的

心里
砰的一声响
老远就闻到了特别热

烈的米香
童年的味道童年的场

景就直接回来了
如今时光一去永不回
唯有这爆米花可以一

遍遍回味

安德列

爆炒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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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声音尤其是噪声很警觉，
大概视力不好的人对声音都比较
敏感吧。当初买房子的主要条件
就是不要靠近大马路。
看日本电影，年轻人自己租房

子，经常是在铁路边，大概租金便
宜。火车开过，轰轰烈烈。因为隔
着银幕或屏幕，声音也就没那么刺
耳了，反而有点羡慕青春的不羁与
包容。有过这样“轰轰烈烈”的青
春，晚年才会更安静吧？我这样揣
度。日本人很节制，十来个人挤
在电梯里上上下下，别说相互谈
话了，就连喘气声也没有，静得
可以听到心跳声。大家就这样
憋着，显示礼貌。这就是日本的
电梯文化。
最近看了张律的电影《福冈》，

一韩国大叔到了福冈，受不了这种
电梯文化，突然在电梯里大笑起
来，他用这样的方式“反抗”日本的
规矩。日本男人在酒馆里喝醉了
喧哗，又是另一种文化。这两种文
化互为因果，压抑久了总要释放。
小时候大雪天周遭一片寂静，

大雪吸收了尘世的杂音，睡在厚厚
的被窝里不愿起床，勤快的母亲冬

天里一出太阳就晒被子，雪天里被
窝里有太阳的味道，这是我曾经拥
有的最美世界。突然一阵“咔嚓”
的撕裂声，积雪太厚太重，压断了
树枝。
记得看过一段视频，北京人艺

老演员学老北京胡同里的叫卖声，
以前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也是声
音艺术家。还有，上海苏州里弄和
小巷里“栀子花，白兰花”的叫卖
声，让人想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

巷明朝卖杏花”。这些都是美丽的
市声。
现在有些商家循环播放的叫

卖录音，内容俗不可耐，声音怪里
怪气，真是噪声。古诗词里的声
音最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
响”“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细雨
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
那个年代没有飞机声、火车声、汽
车声……那个年代人归犬吠，钟磬

悠扬。
看过电影大师

伯格曼的《假面》，
女演员在一次演出
中忘了台词，之后
就患了病，拒绝说话，被送到精神
病院治疗，女护士想尽一切办法试
图打破沉默，让女演员开口。伯格
曼谈到《假面》时说：“我达到了我
的极致。我触及了只有电影能够
发现的无言秘密。”

另一部给我带来“声音”震
撼的电影是伊朗导演穆森 ·马克
马巴夫的《万籁俱寂》。穆森 ·马
克马巴夫与阿巴斯是伊朗电影
的双璧。电影叙述一个盲童有

超常的听觉能力，他在一家乐器行
当调音师。影片没有什么故事，而
是以一幅幅让人印象深刻的构图，
如少女的发辫、挂着樱桃的耳朵、
金黄的落叶、清澈的湖水、可爱的
动物等，来传达听觉的效果，探索
画面与声音的关系，是真正的“感
觉派”。
悦耳的声音能够给人带来听

觉上的享受，而噪声则会让人生厌
烦躁。

何 华

声音之断想

在凤阳山的1929米高的原始
森林里，隐藏着浙江的第二大河流
——瓯江的源头。清晨的林间，
透着薄薄的雾霭，鸟儿婉转地啼
叫着，鼻尖嗅到的尽是青草与泥
土的芬芳。沿途的植被以草本为
主，呈带状分布，此起彼伏。树根
错综复杂，密密疏疏的枝条上挂
着些许绿叶，层层堆积的焦黄的
落叶，在晨光下闪着光亮。这里
的奇花、异草特别多，虽然叫不出
名字，但知道这些灌木林带中都
是华东地区的珍稀植物。如此行
走在天然的氧吧中，感觉着一份
远离了喧嚣的怡然自得。
沿着塔杉林继续走去，是一

片湿漉漉的大草甸；再沿森林小
道纵深行进500米，便看见由周围
山体渗漏形成的一条一米宽的溪
沟，正沿着峡谷蜿蜒而来。溪流
击碰着岩石，发出欢快的声音；又

被穿过林
隙的阳光
照射着，闪

着忽明忽暗的光。倘若不是那块
刻着“瓯江源”三个字的石碑映入
眼帘，真的觉得自己是走入了绿
野仙踪的童话故事里。
双手掬一捧溪水，顿时清凉

入骨。清澈见底的溪水从指缝中
滑过，叮咚作响。不觉有一些感
慨，传说中的瓯
江之源，原来就
是眼前这条不
起眼的小溪流
啊！它仰仗着
百山祖庞大的森林所涵养的源源
不竭的水源，汇集了从山顶而下
的滴滴山泉，百转千回地冲出了
群山，一路向东奔去，用蜿蜒绵长
的身段，勾连起其他的大溪小溪，
形成了自己的瓯江水系。
于是，它穿过庆元的一座座

古廊桥，在夕阳的余晖里诉说着
西溪从古至今的悠悠往事；于是，
它掠过了云和的长汀沙滩，行云
流水地让十里云和湖尽显着海岛
一般的风情；于是，它让缙云好溪

成为了人间仙都，云雾弥漫中，老
翁牵着老牛穿行在石板桥上；于
是，它让千年的古堰成为世上最
美的画乡，日落里的帆影点点，在
我的心中留下了悠长的韵味。
从瓯江源中心地带走出来，

很快就来到了有着1540米海拔高
度的高山湖泊
——小天池，俯
瞰下去，它似一
颗蓝宝石镶嵌
在群山之中。

池水如一层镜面，四周峰峦叠嶂，
倒影翩翩。成片的高山草甸，成
千棵宝塔形柳杉组成的塔杉林与
天池相依相伴，宛如一幅美妙的
北欧风景画。
一路遐想着，一路领略着，却

发现友人和龙泉市有关部门的一
行人，总是在寻找着、指点着、讨
论着什么。原来，他们是在察看
瓯江源景区的山体和植被的情
况，讨论着有关山体地质灾害隐
患点的排查与整改措施。他们说

起数年前
在丽水境
内曾经发
生过一次重大的山体滑坡事故，
对民众的生命、对乡村的生态都
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和影响，所以
时刻警惕着可能造成自然灾害的
一切因素，并及时做出防范的谋
划与隐患的消除。
原来，800里瓯江的山水长卷

的背后，站着那样的一批人，他们
在建立着防灾减灾一堵堵的防火
墙，筑就着一道道的安全屏障，以
此守卫着家乡这一方的青山绿
水，守卫着瓯江之源的清灵独秀。
我的眼前又闪现出那条幽静

而空灵的山间小溪，看见它正问
候着丽水的每一个村庄、每一片
土地，吟诵着一首首桃源般的浙
南山水风月诗，描绘着一幅幅“绿
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美丽乡
村风景图。看着它怀揣着梦想，
在浩浩荡荡了800里之后，投入到
东海的怀抱，消失在无垠的远方。

汪燕影

山水长卷


